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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劳教所的残忍迫害











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中的辽宁大法弟子绘画《莲》





法轮功禁啥  中共扯（谎）啥








◎北京密云县610办公室主任丁守军的恶行


北京市密云县610办公室主任丁守军迫害法轮功学员，炮制假证据，给各乡镇负责人施压，把各乡镇法轮功学员关进洗脑班迫害。 


丁守军原在密云东少渠镇政府上班，因干啥啥不行，人称“丁废物”，现在邪党利用这个不务正业的恶人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国法不容。


◎北京大兴区张书会、孟占荣、杜金秀被绑架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法轮功学员张书会、孟占荣、杜金秀被大兴区国保大队和“610”人员绑架，至今下落不明。◇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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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打毒针





据世界著名的国际关系、经济和商业杂志《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消息，与其他同时被调查的民主国家相比，中国人反而不信他们是在被政府监控或审查。这是全球浏览代表英国广播公司最近进行的一项跨国民意调查发现的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


调查在17个国家展开，共有1万7千人参与投票，问题有关于政府监控、媒体和互联网自由、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自由。调查发现，“54%的美国受访者和51%的德国受访者都觉得受到政府的监控，与此相反，76%中国受访者不觉得受到政府的监控”。中国受访者这个比例比其它16个国家都高，也比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16％。而且，中国受访者中只有5％的人认为本国媒体的运行是紧紧地由中共政府控制的，是不自由的。相比之下，69％的韩国人认为，他们的媒体是不自由的，28％的美国人也这样认为。


文章说，中国人对于网络自由的观点更让人傻眼。尽管有51％的中国人认为互联网不是一个自由、安全表达自己意见的地方，但仍有45％的中国人认为是，这个指数仍远高于其他国家。鉴于近期中共非常公开地打击互联网用户的活动，这些结果令人特别地惊讶。


傻了眼的西方人，对这种“有悖常理”的调查结果，作者只能提醒道：“人们必须小心，不要对任何一个问卷调查结果看得过重。”同时作者认为，更多的是由于“与民主国家相比，中国人对自由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从而造成了这种调查结果。


什么是“对自由的期待不一样”？难道中国人真的甘愿被愚民吗？认为自己只能象猪一样只有生存权吗？肯定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无视两百万网络监控大军的存在、无视中宣部对媒体的一道道禁令，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呢？是中共的几十年的系统谎言骗术，是中共骗你没商量。◇








【明慧网】法轮功是绝对禁止杀生的，当然包括杀人和自杀。可是中共为了栽赃法轮功，制造出了许多伪案、假案，比如“天安门自焚”、“傅怡彬弑父杀妻”、“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天安门自焚被海内外人士普遍认为是栽赃法轮功的伪案，天安门自焚的录像可谓破绽百出。


这几天，大陆媒体胡乱转载了一则消息，说河南辉县破获了一起什么“双修”淫乱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第五讲中早就明确点出“男女双修”是西藏密宗中的东西，“特别是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没有男女双修，也不讲这个。”难怪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人说，“法轮功禁（止）啥，中共扯（谎）啥。”


按理说，人家都禁止不让去做那些事了，你再说人家去做，你说得再有鼻有眼，老百姓也不相信。可中共不怕，因为它实行的是以国家为载体的恐怖主义，它封锁了法轮功的所有资讯。◇





【明慧网】我是大陆一名公务员，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修炼法轮功已有13年了。


记得有一年，那天正好是愚人节，有位同事到我办公室办事。看见这位同事，我突然心血来潮，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当然，玩笑是个一听就能听出来的漏洞百出的谎话，但没想到他毫不怀疑信以为真。后来反而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跟他说，没有这事，是骗你玩的。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他非常沮丧地说：“你为什么说谎？你怎么可能骗人？”我说：“对不起，不是故意的，今天是愚人节嘛！想跟你开个玩笑！”他边摇头说：“愚人节也不行！别人说谎可以，你不能！”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他说：“我发现在我们单位就你从来不撒谎，言而有信。现在社会象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昨天我朋友说这个社会完蛋了，无人可信，我就跟他们讲，‘也别太绝望了，至少我们单位有一个人从不撒谎。’可以说，你对我来讲是一种信心或者希望。如果连你都说谎，我真就……”从那天起，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愚人节了。


修炼前，我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迷茫过、随波逐流过；修炼后，不仅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应当如何活着，因此每天过得开心而充实。无论在任何环境，我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说真话、看淡名利、做事先考虑别人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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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法轮功遭受迫害后，我因跟人讲大法真相被恶告，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派出所所长祝建国和张春广伙同当地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了我的家，把我强行带走，我被非法关入看守所。 


我没有犯法，讲真相是公民的权利，我绝食抗议。他们搞株连也不让犯人吃饭，挑动仇恨，唆使犯人打我，还给我野蛮灌食。恶人们使用各种酷刑迫害我，在调遣处、劳教所都有。


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的邪恶 


一个多月后，他们把我送到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更是邪恶。警察首先扒光衣服进行所谓的体检，实质是人身侮辱。


到九大队后，恶警不让我穿自己的衣服，强迫穿很脏的劳教服，我不穿，她们就把我的衣服拿走，当时已经是十一月份，让我一丝不挂的冻了一整天加半宿，副大队长杨敏和两个小队长还给我照像，说要发出去给人看。我说发吧，你发到明慧网上让人看看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到半夜了，他们才往我身上扔了一个薄布床单，那天的值班队长是大队长杨亚楠。 


中共不法警察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不写，他们就不让我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合眼，一合眼就往我脸上喷凉水，拳打脚踢，他们使出最阴毒、最邪恶的手段迫使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我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不给我水喝，一天只给很少的饭，也不让上厕所。我憋的厉害，副大队长袁媛就让普教用纸写上我师父的名字放在盆里让我往盆里尿，我不尿，她们就往盆里尿。后来把我憋的都不会尿了，他们就打着口哨让我往地上尿。尿在地上了，他们就叫我用毛巾擦，然后又把擦尿的毛巾都塞到我嘴里，再用胶带勒好几圈儿，把我的脸都勒变形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 


还用胶带把我五花大绑，我站不起来也动不了，他们不让我睡床上也不给我被子，每天都躺在水磨石地上。四五个人把我摁在地上拳打脚踢是常有的事。我绝食抗议，他们就对我强行灌食，把我鼻子都插出血了也不手软，每次都灌四五饭盆面糊糊，肚子胀的特别大，肚子灌不下都喷出来了，她们就把一个黑塑料袋套在我脖子上，把喷进塑料袋的再灌进去，反复往里灌，到二十多天时就出现了胃疼、手脚冰凉、出冷汗的症状，半夜实在疼的厉害，被送到公安医院。 


北京女子劳教所的残忍 


大约过了十多天，她们就把我送到劳教所一大队。在一大队队部，因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他们把我绑在椅子上二十三个昼夜，除上厕所外。他们怕我喊法轮大法好，也怕在他们迫害我时，我喊叫声被别人听到，一直用毛巾或臭袜子塞着我的嘴，再用布和胶带一层层的缠紧，脚也是在椅子腿上绑着，长时间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到元月一日晚上外边没人的时候，恶警又把我关进了集训队的禁闭室，长期封闭式关押迫害。


在禁闭室被关七个半月，从早晨五点起床只让坐一个塑料的儿童椅，晚上不过十点不让睡觉，听包夹我的人说，他们对我还算可以了，有时还让起来活动活动，他们对在这里关押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让起来，坐的不正都要被打，有的因长期不让活动，血液循环不好腿肿的老粗，有的屁股都坐烂了。我在这里被迫害的又出现过好几次胃疼、手脚冰凉、出冷汗的症状，他们就把我送到公安医院迫害。  


我本来没有病，他们用各种酷刑把我的身体伤了，再强迫我打针 、吃药、输液，用这种手段来进一步折磨我，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往饭里放药，把我绑在床上给我输液、打针。有一次，他们在折磨法轮功学员时， 一警察恶狠狠地说：给我打，朝死里打，不转化就火化。


写出这些，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邪党表面多么冠冕堂皇，背地里又是多么邪恶阴毒，中共的监狱、劳教所那是人间地狱。文／北京市法轮功学员◇











截至2014年4月中，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6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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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究竟是短命


还是延寿？











清代后期有位名叫夏同善的官员，他是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进士，字舜乐，号子松。他待人诚恳，喜欢帮助别人，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是清末官场上难得的好官之一。


然而他在五十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去世后，他的一位张姓仆人心痛主人的早逝，很悲愤地说：主人一生行善积德，却不长寿，看来真是从此以后不必做好人行善事了。当天晚上，这位张姓仆人就在梦中清清楚楚地见到夏同善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你白天所说的话，真是大错特错了，你还记得吗，我在三十九岁那年不是大病一场吗？本来我今生原定的寿命到那时就应该终结了，是因为我一向行善，上天才给我延长了寿命。


正在此时，与张姓仆人一起睡觉的另一位仆人忽然大叫起来，张姓仆人因此从梦中惊醒过来。张姓仆人问他为什么大叫，他说：我刚才清楚地看见去世的主人走了进来，一下子就忍不住喊了起来。两人又都向对方详细描述了一番，结果两人梦到的情况完全一致。张姓仆人知道自己的主人因为行善而延寿，从此总是向别人讲述这件事，劝人行善。（事据《劝戒九录》）


其实，善恶有报，真实不虚。然而每个人自身的情况都不相同，因而表现上有所不同，也造成了一般人无法分辨，正应了佛家讲的，人在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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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简讯





九九年四．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排列，地面干干净净，见证的路人耳目一新，称道：“从未见过这么高素质的人。”





一个令人意外的问卷调查结果











【明慧网】一次，与我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承包商在我们例行检查后，请我们单位领导及随行的人员吃饭。那时，吃饭、小姐陪跳舞、唱歌、坐台一条龙。因为有关工作也往往在饭桌上进行，我也与他们一起吃饭了。


吃完饭，在舞厅里，一个人一个小姐相拥跳舞，我对来到面前的小姐说：“谢谢，我不爱跳舞，喜欢清静。”就一个人坐在旁边。老板劝我，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们有更高的标准要求，炼法轮功不能这样做”。老板说：“你这样的人少哇！我们必须得这样请吃啊，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其他人跳舞中就与小姐进了包厢了。一会儿，陆续出来了，面色都变得苍白，和进去时判若两人。


这种现象在江泽民在位那几年最严重。单位之间正常的业务来往、工程建设承包、乃至与镇、村联系工作、单位打民事官司与地方法庭工作人员接触都要吃饭、打牌、跳舞、进包厢。


我因所处的工作岗位，经常要参与其中，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严格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洁身自好。后来在我们单位、系统，和我们有过业务来往的人都知道了炼法轮功不沾酒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直到现在，凡是有接待吃饭，都会有领导或同事先替我声明“他不喝酒、不打牌”。


在劳教所、在洗脑班、在工作单位，狱警、政法委、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政保科警察、中共官员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他们衡量是否转化（放弃法轮功）的其中一个主要标准就是是不是抽烟了、喝酒了、骂人了、和他们一样近女色了。


我曾经在一个所谓“学习班”（洗脑班）被迫害过，那个洗脑班就办在一个宾馆里，小姐来回穿梭，政法委书记、政保科警察整天和小姐打情骂俏。


洗脑班除用和法轮功学员人数相当的警察天天以审讯方式威胁恐吓，株连亲戚和单位领导，强制灌输和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等手段，他们还办舞会、酒宴引诱逼迫法轮功学员跳舞、喝酒。


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警察竟然穿着警服和一个小姐在打牌过程中，抱在一起，在地上打滚。


“法制教育中心”、“学习班”，不管中共怎样用什么样的名称掩饰洗脑班的罪恶，在我们系统和单位的人都知道，那是教法轮功学员学坏和强制放弃修炼的地方，因为单位领导被强制当陪教，他们见证了洗脑班的下流。


最近，被中共控制的国内网站登载“淫乱、双修”的所谓案件，又一次栽赃污蔑法轮功。如果谁对此次色情栽赃感兴趣的话，不妨看看你们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网上说的那样吗？








别了，愚人节








灯红酒绿中的坚守








（明慧记者荷雨采访报导）15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中南海附近），为争取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而和平上访。这震惊中外、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不仅给法轮功学员带来人生的转折，也对很多旁观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开启的已持续15年的法轮功和平反迫害、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守，更带给世界以希望。


不是“四·二五”导致迫害，而是中共邪恶本质导致迫害


旅居德国的著名学者、自由作家仲维光先生也是从“四·二五上访”事件开始了解、研究法轮功的。在离开北京的10年后，他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了“四·二五”事件的报道。经历了各种残酷政治运动，尤其八九年的血腥镇压再次以恐怖刷新中国人的记忆，在一个对强权噤若寒蝉的社会，上万民众竟然走出了明哲保身，走出了恐惧，出现在中南海和平请愿，真令他难以置信：


“因为我深刻感到，几十年的统治，共产党不但把中国传统彻底粉碎了，而且还象耕地似的，反复把地翻过多次，非常彻底。这时，法轮功突然地出现了！我当时是既震撼、惊喜，又百思不得其解，很多海外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么强的一股力量来自哪里。那时我还不知道法轮功有那么强的真、善、忍的价值核心。”


“按理讲，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诉求，也不过问政治，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他不关心，可中共为什么就要镇压呢？”


仲维光先生对中共将法轮功当作“头号敌人”并不惊讶，“这是因为中共靠谎言和暴力存在，而法轮功却讲真、善、忍，一定要说真话，生活在真实中，善与忍是跟暴力背道而驰的，这在彻底否定、粉碎了中共存在的两个支柱。这么多年法轮功就是朝一个真正的道德方向努力，自然就背离共产党了，它怎么容得下呢？”


无悔、不变的选择


现居纽约、当年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石采东先生，是当时被总理朱镕基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之一。“归纳起来，我们当时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炼环境。”


如果说当年无畏无惧地走进中南海时，还不谙中共的邪恶，在经历了十几年连宵风雨之后，见证了这场血腥迫害，经历了与亲人的长期分离和人生轨迹的巨变，对如果时光倒流将如何选择，石采东平静地说：


“当一个人真正知道了真理，能辨别对与错，善与恶，他的选择就不应因为压力和利益而改变。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会站出来维护真理，为所有人争取一个做好人的权利。”


当年中科院中关村大操场上，每天有上千人集体炼功，法轮功在北京知识界很普及。


择善固执  法轮功如中流砥柱


仲维光先生指出：“‘真善忍’是法轮功学员坚守的核心价值，通过对他们的长期接触和了解，我认为，这对于法轮功学员绝非只是一个美丽的口号。这个诉求坚持之久，当时没有被镇压下去，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还在不断发展深化。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信仰对个人和社会的积极作用，他从根本上在改变着人。”


“近代中国人丧失了根基，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道德和人心江河日下，整个国家、民族在败坏。而法轮功就象中流砥柱一样，在直接对抗、扭转着世风。在残酷的镇压下，在充斥着中共谎言的世界，面对歪曲和误解，法轮功不但没倒，还在稳定发展中弘传世界，并且在迫害结束前就在多国以反人类罪将迫害元凶诉诸法律，《九评共产党》和其后的退党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让人从精神上认清中共的邪恶，瓦解邪恶的创举，树立了一个正义的典范。”◇











